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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詩題異名的類型、成因及性質闡論
咸曉婷
　 　 【摘　 要】唐詩在其流傳過程中，以及在各種不同的文獻載
體中，經常被改題而出現多個題名。學界目前對於唐詩詩題異名
進行綜合研究者甚少，本文從三個方面探討唐詩詩題的異名及其
背後的成因，即别集總集編輯者改題、傳鈔中的他人改題以及唐
詩入樂與改題。唐詩是中國古典詩歌藝術的高峰，它誕生於寫本
時代，在唐代即被廣采入樂，又深受後世喜愛而廣爲流傳，流傳既
廣則文本變異問題尤重。唐詩詩題異名問題是唐詩文本變異的
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探討唐詩詩題異名的類型、過程、方式及其
背後的成因，一方面有助於深化對唐詩以及唐詩詩題原貌的認
識，另一方面，唐詩詩題異名的研究是唐詩接受史研究的重要内
容，同時，以期通過對唐詩詩題異名進行深細的文本分析引發對
寫本文本性質的反思。
【關鍵詞】唐詩詩題　 異名　 寫本　 别集　 總集　 接受
寫本學是近年來學界的研究熱點，而關於寫本的性質———“不穩定性”
和“流動性”幾成爲流行語，其理由即寫本時代以鈔寫爲文本傳播的主要途
徑，相比於宋元以後印刷文本的固化而較少被改寫的可能，寫本時代的文
本在傳鈔中總是被各種各樣的傳鈔者或者有意或者無意地改寫，因此文本
所呈現出來的早已並非創作者的原貌。唐詩是中國古典詩歌藝術的高峰，
它誕生於寫本時代，在唐代即被廣采入樂，後世又深受推崇而廣爲流傳，流
傳既廣則文本變異尤重。唐詩是研究文學寫本性質的最佳文本，更何況先
唐文學原始寫本文獻大多不傳，而現存唐五代時期唐詩寫本文獻，包括敦
煌詩歌寫本以及域外所藏唐詩寫本等爲我們提供了可靠的文獻基礎。唐
詩詩題異名是唐詩文本變異的一個重要方面，唐詩在其流傳過程中，以及
在各種不同的文獻載體中，譬如詩歌寫本、别集、選集、總集、詩話、筆記、小
説等，經常被改題而出現多個題名。同一首詩而有不同的題名是唐詩的一
種普遍現象。表面看來，唐詩詩題的異名也體現了寫本時代文本的不穩定
性。但是，如果細究唐詩詩題異名的類型、成因和特徵就會發現，在種種看
似雜亂無章的異名背後並非没有它書寫的規律性和文本的規制性。本文
以唐詩詩題異名爲研究對象，從三個方面①探討唐詩詩題異名的類型、成因
以及性質。唐詩詩題異名研究的意義在於，第一，深化對唐詩詩題原貌的
認識；第二，唐詩詩題異名的研究是唐詩接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三，通
過對詩題異名進行深細的文本分析以期引發對寫本文本性質的反思。
一、别集、總集編輯與詩題異名
唐詩由作者最初的創作形態，在編入别集、總集時題名被修改，這種情
況最典型的是社會交往詩，包括唱和詩、應制詩等，因爲社會交往詩在創作
時有其特定的書寫情景、對象和場合，而在被編入别集、總集時，讀者對象
發生了變化，書寫體例發生了變化，詩題也往往需要相應改寫。
唱和詩改題如伯二四九二、俄藏 Дх．三八六五“唐詩文叢鈔”載白居易
《寄元九微之》詩，詩後接鈔元稹《和樂天韻同前》，是白居易與元稹唱和的
詩。元詩在《元氏長慶集》中詩題作《酬樂天書懷見寄》。《和樂天韻同前》
是元稹與白居易最初唱和之時所擬題目，元稹和詩與白居易寄詩一起流
傳，因此題爲“同前”不妨礙讀者的理解，而這首詩在編入别集時，元稹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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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研究唐詩詩題異名的類型，分别爲别集總集編輯者改題、寫本傳鈔中的他人改題、唐詩入樂
和樂府詩改題、以及鈔寫者無意改題及其特徵。事實上，唐詩詩題異名的類型首先應該是作者
自己改詩兼改題。唐人多有在自己已經流傳的詩稿基礎上修改舊作的情況。譬如王灣的《江南
意》改爲《次北固山下》。儘管學界對這首詩是否爲王灣自己改詩争議尚多，但是由詩人自己改
詩而帶來的詩題異名無疑是一個客觀事實。許學夷《詩源辯體》卷十三云：“古人爲詩不憚改
削，故多可傳。杜子美有‘新詩改罷自長吟’，韋端己有‘卧對南山改舊詩’之句是也。嘗觀唐人
諸選，字有不同，句有增損，正由前後竄削不一故耳。”（《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第 １５０頁。）不過這一類型的詩題異名是否爲作者所改既難證實，而學界對王灣詩也
多有探討，本文不再多論。
不收白居易詩，仍以《和樂天韻同前》爲題顯然不合適，因此在元稹集中該
詩詩題被改爲《酬樂天書懷見寄》。這是由詩歌在不同場合、不同文獻載體
中體例發生變化而引起的①。
應制詩在别集、總集中的改題，舉例言之。聖曆三年（６９８）武則天與群
臣晏游於石淙山，賦七言四韻詩一首，命群臣和作，自太子李顯以下至通事
舍人沈佺期，凡十六人，各一首。武后爲之序，敕左奉宸大夫薛曜書之，刻
於北崖壁，題曰《夏日游石淙詩並序》。趙明誠《金石録》、朱彝尊《金石文
字考》、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畢沅《中州金石記》、盧文弨《抱經堂文集》、
王士禛《香祖筆記》、王昶《金石萃編》等均有著録。該詩石刻書寫體例，武
則天詩題《七言》，其餘群臣詩均題爲《七言侍游應制》。清代《全唐詩》編
撰時收録，分編於各人之下，並云：“時久視元年五月十九日也。按此事新
舊《唐書》俱未之載，世所傳詩，亦缺而不全，今從碑刻補入各集中。”②《全
唐詩》所改各詩詩題依原刻石順序如下：
　 　 《石淙》即平樂澗 則天皇后
《石淙》太子時作 中宗皇帝李顯
《石淙》相王時作 睿宗皇帝李旦
《奉和聖制夏日游石淙山》　 武三思
《奉和聖制夏日游石淙山》　 狄仁傑
《奉和聖制夏日游石淙山》　 張易之
《奉和聖制夏日游石淙山》　 張昌宗
《石淙》　 李嶠
《嵩山石淙侍宴應制》　 蘇味道
《奉和聖制夏日游石淙山》　 姚元崇
《奉和聖制夏日游石淙山》　 閻朝隱
《嵩山石淙侍宴應制》　 崔融
《奉和聖制夏日游石淙山》　 薛曜
《石淙》　 徐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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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唱和詩改題，陳尚君先生有《唐詩的原題、改題和擬題》一文，可參看，載於陳致主編：《中國
詩歌傳統及文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３１３—３５５頁。
彭定求：《全唐詩》卷四六，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０年版，第 ５５５頁。
《奉和聖制夏日游石淙山》　 楊敬述
《奉和聖制夏日游石淙山》　 于季子
《嵩山石淙侍宴應制》　 沈佺期
《全唐詩》中的各石淙詩詩題均爲編輯者所改，方式没有統一，或僅稱
《石淙》，或云《奉和聖制夏日游石淙山》，或稱《嵩山石淙侍宴應制》。在這
些群臣唱和詩中，僅沈佺期有别集編輯傳世，其中該詩詩題爲《嵩山石淙侍
宴應制》。
唐代應制詩詩題原始的書寫特點，是大多首二字爲“四言”、“五言”或
者“七言”，標明該詩爲四言詩、五言詩或者七言詩。上述“夏日游石淙詩”
如此，日本尾張國真褔寺所藏唐寫卷子本《翰林學士集》一卷也是如此。該
集載初唐唐太宗君臣十八人唱和詩六十首，前四言後五言，無一例外均以
“四言”、“五言”爲首二字。如唐太宗《五言行經破薛舉戰地》、褚遂良《五
言春日侍宴望海應詔》、許敬宗《五言七夕侍宴賦得歸衣飛機一首應詔》、上
官儀《五言奉和行經破薛舉應詔》等。敦煌伯 ３７２０、伯 ３８８６、斯 ４６５４拼合寫
卷“悟真受牒及兩街大德贈答詩合鈔”爲沙州名僧悟真奉使朝京，受詔巡禮
左右街諸寺，與兩街大德及諸朝官的贈答詩，共十七首，其中也有五首以
“五言”或者“七言”爲首二字，即宗茝《七言美瓜沙僧獻款詩二首》、圓鑒
《五言美瓜沙僧獻款詩一首》、彦楚《五言述瓜沙洲僧獻款詩一首》、沙門子
言《五言美瓜沙僧獻款詩一首》、沙門太岑《五言四韻奉贈河西大德》。可見
詩題首二字爲“五言”、“七言”等爲唐代宫廷應制詩常用體式。
《翰林學士集》保存了初唐君臣唱和詩書寫體例的原貌，陳尚君先生考
證《翰林學士集》爲許敬宗别集，同時存録唐太宗詩以及其他群臣唱和詩以
示尊榮，而在現在所見一般的唐人别集、總集中，包括唐人所編以及經過後
人整理的，應制詩“五言”、“七言”二字均被删除。《翰林學士集》中唐太宗
《五言中山宴詩》，《文苑英華》卷一六八、《全唐詩》卷一作《宴中山》，除删
掉“五言”二字之外，内容也略有調整，改“中山宴”爲“宴中山”，更合乎通
常的表達方式；同書許敬宗《五言奉和行經薛舉戰地應詔》，《文苑英華》卷
一七〇作《奉和行經薛舉戰地應詔》。
除宫廷唱和詩之外，唐人在詩題前常加“五言”、“七言”字眼的另一種
情況是刻詩於石之時。上述武則天《夏日游石淙山》即爲刻石詩。又，胡聘
之《山右石刻叢編》卷五載咸亨三年（６７２）唐高宗刻石詩一首，題《五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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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岩寺》①。劉喜海《金石苑》載開元十九年（７３１）崔文邕刻石詩一首，題
《五言千秋亭詠並序》②。王昶《金石萃編》卷五三載大曆七年（７７２）公孫杲
刻石詩一首，題《五言贈諸法師》③。陸繼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卷三一
載嚴武刻石詩一首，題《五言暮春題龍日寺西龕石壁一首》④。餘不多舉。
刻詩於石態度鄭重，因此詩題之前加“五言”二字。詩題首二字爲“四言”或
者“五言”爲六朝詩舊制，上海博物館藏初唐書法家陸柬之書晉代王羲之
《蘭亭詩》即題爲《五言蘭亭詩》，應是保存了六朝詩詩題書寫舊貌。唐人應
制詩與刻石詩詩題前書“四言”、“五言”二字有崇古以自重之意，具有儀式
性，當然並非所有的應制詩、刻石詩均以“五言”“七言”爲首字。而六朝别
集以及初唐别集的編輯體例一般爲先四言詩後五言詩，因此編入别集時每
首詩詩題前的“四言”“五言”便被删除，不需要再注明了。
選集總集編輯者改題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組詩詩題之變，組詩分篇
流傳或者單篇合爲組詩流傳。詩人所作組詩往往被分篇流傳，或者本爲單
篇流傳，而後漸漸合爲組詩，或者本爲組詩，而選集僅選其中幾首，這些情
況都會帶來詩題的變化。
分篇流傳後合爲組詩者如：
（一）《全唐詩》卷一四三王昌齡《長信秋詞五首》，敦煌寫本伯二五六
七鈔其中第四首題《長信怨》，《河岳英靈集》卷下收其中第三首，題作《長
信秋》，《文苑英華》卷二〇四收其中第二、三首，並題作《長信宫》，注云：
“一作長信怨二首。”這説明《全唐詩》中王昌齡的五首《長信秋詞》各詩均
曾分篇單行，後歸併於一題之下。
（二）伯二五六七李白《瀑布水》，《文苑英華》卷一六四題《玩盧山瀑
布》，另外一首“日照香爐生紫煙”詩分置别題作《盧山瀑布》。在宋蜀本
《李太白文集》卷一九中兩首合併題作《望盧山瀑布二首（尋陽）》，《全唐
詩》卷一八〇同《李太白全集》，並題《望盧山瀑布水二首》。
組詩分篇流傳者。如李白《宫中行樂詞》，《本事詩·高逸第三》載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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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五，清光緒刻本，第 １６頁。
劉喜海：《金石苑》第二卷，清道光刊本。
王昶：《金石萃編》卷五三，北京：中國書店 １９８５年版，第 ７頁。
陸繼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卷三一，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９００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１２８頁。
召李白“命爲宫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
就”①，知原本作十首。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卷一五、《唐詩紀事》卷一八、
《樂府詩集》卷八二、《全唐詩》卷一六四存八首，題《宫中行樂詞八首》；伯
二五六七鈔《宫中行樂詞八首》中之前三首，題《宫中三章》；《才調集》卷六
收第三、七、八首，題《宫中行樂》，收第一、二、四、五、六首，題《紫宫樂》；
《文苑英華》卷一六九收“柳色黄金暖”一首，題作《醉中侍宴應制》。
亦有一首詩被拆分流傳者。伯二五四四佚名《老人相問嗟歎詩》，伯三
六〇〇將此詩分作二首，分别題作《少年問老》、《老翁答曰》，斯一三三九題
同伯三六〇〇，伯二一二九亦作二首，先後與伯三六〇〇、斯一三三九相
反，題《老翁答少曰》、《少兒答老翁曰》。
二、從敦煌唐詩寫本看唐時詩歌
傳鈔中的詩題異名
　 　 在唐五代寫本時代，傳鈔是詩歌傳播的主要方式，一方面，傳鈔中的無
意的文字訛誤在所難免，而另一面，諸多的傳鈔者其鈔寫目的不是爲了保
存文本傳世而是爲了個人欣賞學習之用，在傳鈔中對詩題進行縮略等現象
所在常見。詩歌傳鈔過程中的他人改題是唐詩異名的一個主要原因。而
在唐時寫本傳鈔中的詩題異名，其特徵也不同於别集、總集編輯中的詩題
異名和後人鈔寫、印刷過程中的詩題異名，具有詩歌創作時代當時人鈔寫
的一些獨特特徵。現存敦煌唐詩寫本，多爲唐五代時期的鈔本，是研究唐
時傳鈔中的唐詩詩題異名及其特徵的最佳文本。
在敦煌詩歌寫本中，當然不乏一首詩多個寫本詩題相同在傳鈔中從未
被改寫的情況，如韋莊的《秦婦吟》，不過一首詩出現兩個以上不同詩題的
也俯拾皆是。如伯二七四八《沙州敦煌二十詠並序》，此詩共有六個寫本，
除伯二七四八之外尚有：伯三九二九，題作《敦煌古跡廿永（詠）並序》；伯
二九八三存前六首，題作《敦煌貳拾詠並序》；伯三八七〇同斯六一六七，題
《敦煌廿詠》；伯二六九〇無題。六個寫卷，至少有三個不同的題目。伯二
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拼合卷丘爲《傷河龕老大》，此詩又見伯二五四四，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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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孟棨：《本事詩》，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１９５７年版，第 １６頁。
《老人篇》，兩個鈔卷，題目不同。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高適《宴郭校書
因之有别》，此詩又見伯二九七六，題作《宴别郭校書》，兩個寫卷，題目不
同。伯三八六二高適《九日酬顔少府》，此詩又見伯三六一九，題作《九月九
日登高》，兩個寫卷，題目不同。
敦煌寫本唐詩詩題異名的第一種類型是傳鈔訛誤。傳鈔中的訛誤是
後世詩歌鈔寫、印刷當中也常常會發生的情況，在寫本時代詩人的傳鈔中
當然更加難以避免，有脱字、衍字、訛字等。例如，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
拼合卷高適《留别鄭三韋九兼呈洛下諸公》，《文苑英華》卷二八七、《高常
侍集》卷五、《全唐詩》卷二一三題《留别鄭三韋九兼洛下諸公》，脱一“呈”
字。伯三六一九王維《敕借歧王九成宫避暑》，《又玄集》卷上題《敕借岐王
九成宫避暑》，敦煌本訛“岐”爲“歧”。伯二五六七高適《東平留贈狄司
户》，同卷在《宋中遇劉書記有别》下重鈔此詩，題作《東平留贈狄司馬》，訛
“户”爲“馬”。傳鈔中的訛誤大多屬於鈔寫者的無意訛誤，即鈔寫者的疏
忽，並非鈔寫者要有意改動文本。無意而訛的特徵是一般訛單字，即鈔錯
一個字，而且這個鈔錯的單字的語義許多明顯不合於語境，其正誤的判别
也比較容易。
敦煌寫本唐詩詩題異名的第二種類型是謂語動詞同義互换。當然，此
類型限於詩題有謂語動詞的詩類，最常見的是送、别、寄、贈詩謂語動詞的
互换。唐詩詩題制詞豐富多樣，同樣是送别詩，就有“别”、“送”、“送别”、
“贈别”、“餞别”、“晏别”、“留别”等用詞。在不同的詩歌鈔本中，傳鈔者以
相同或者相近的詞替换詩題中的某個詞情況非常常見。譬如“送”换爲
“别”，例如：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拼合卷高適《送韋參軍》，《河岳英靈
集》卷上題同，《文苑英華》卷二七〇題《贈别韋參軍》，《高常侍集》卷五、
《全唐詩》卷二一三題作《别韋參軍》。又，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拼合卷
高適《送馮判官》，《文苑英華》卷二七〇題同，《高常侍集》卷六、《全唐詩》
卷二一四題作《别馮判官》。
實際上，送别詩分兩種，一種爲送詩，即詩人送對方，一種爲别詩，即對
方送詩人，送詩謂語動詞可用“别”字，而别詩謂語動詞不能用“送”字，因爲
對方爲留者，詩人是行者。在敦煌寫卷送别詩的謂語動詞同義互换中，也
多見送詩謂語動詞訛爲“别”字者，少見别詩謂語動詞訛爲“送”字者。上述
高適二詩均爲送詩，如《送馮判官》詩云：“碣石遼海西，漁陽薊北天。關山
唯一道，雨雪盡三邊。才子方爲客，將軍正愛賢。遥知幕府下，書記日翩
·５８１·唐詩詩題異名的類型、成因及性質闡論　
翩。”循詩意可知，此詩爲高適送馮往竭石之作，是一首送詩，謂語動詞訛爲
“别”，雖訛但與詩意並不相違。
謂語動詞同義互换者還有“贈”與“寄”、“餞”與“送”互换等。例如，伯
希和藏文寫本（Ｐ．ｔ．）一二〇八、一二二一盧綸《酬李端野寺病居贈》，《全唐
詩》卷二八〇題作《酬李端公野寺病居見寄》。伯三八六二高適《陪馬太守
聽九思師講金剛經》，《高常侍集》卷三、《全唐詩》卷二一二，題作《同馬太
守聽九思師講金剛經》。伯三六一九高適《餞故人》，此詩又見伯三八八五，
題《送故人》。詩歌傳鈔中的詩題謂語動詞同義互换，一般而言，被换的謂
語動詞並不改變詩題題意的原貌，這反映出鈔寫者在鈔寫過程中的態度，
鈔寫者並非有意將詩題改爲更雅或者更通俗者，而是對他們而言，詩題同
義，無妨於他們對於詩歌的理解和欣賞。
敦煌寫本詩題異名的第三種類型是人名異稱。唐詩詩題中的人名，尤
其是寄、贈、送、别詩中的人名有姓名、排行、官署等多種方式，詩歌鈔寫中
的人名異稱，是指一首詩不同的詩題有的用姓名有的用排行等。敦煌寫本
詩題的人名異稱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省略，即其中一個詩題較另外一個詩
題人稱簡略，或者省略排行或者省略官署等。比如高適詩，《高常侍集》卷
三、《全唐詩》卷二一一《淇上别劉少府子英》，該詩敦煌伯三八六二作《别
劉子英》，敦煌本較集本省略官署。又《高常侍集》卷一、《全唐詩》卷二一
二《睢陽酬别暢大判官》，該詩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拼合卷作《睢陽酬暢
判官》，敦煌本較集本省略排行。並且此二例均爲集本全而敦煌本省，可見
這是詩歌傳抄過程中鈔寫者所作的省略。
敦煌寫本詩題人名異稱的第二種方式是排行與姓名互换。如以下
諸例：
（一）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拼合卷高適《别李四少府》，《文苑英華》
卷二七〇、《全唐詩》卷二一四題《東平别前衛縣李寀少府》，《高常侍集》卷
八題《送前衛李寀少府》。李四少府即李寀，前一個詩題用排行，後一個詩
題用姓名。
（二）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拼合卷高適《别董令望》，《高常侍集》卷
八、《全唐詩》卷二一四題作《别董大二首》。前一個詩題用姓名，後一個用
排行，董大即董令望。
（三）伯三八六二高適《宋中過陳兼》，此詩見《河岳英靈集》卷上、《文
苑英華》卷二一八、《高常侍集》卷一、《全唐詩》卷二一二。“過”，各本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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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高常侍集》、《全唐詩》“陳兼”作“陳二”。
以上三例，以排行换姓名或者以姓名换排行，但是無論是排行换姓名
還是姓名换排行，都是在詩歌創作的當下在時人的鈔寫中纔會發生的一種
詩題異名，因爲後世只見人物的排行難知姓名或者只見人物的姓名難知排
行的鈔寫者，在鈔寫中不會做出這種類型的詩題改寫，只有熟知詩題中人
物的時人甚至是與作者或者詩題中人物相識的人纔會如此改寫，而對於時
人來説，這種人稱的互换是一種彼此心照不宣不會引發理解困難的替代。
這是一種典型的具有時人鈔寫特徵的詩題異名。
敦煌寫本詩題異名的第三種類型是地點狀語省略。舉例如下：（一）
伯二四九二、俄藏 Дх．三八六五白居易《折臂翁》，此詩見《文苑英華》卷三
三三、《白氏長慶集》卷四、《全唐詩》卷四二七，題作《新豐折臂翁》，據《白
氏長慶集》題《新豐折臂翁》應爲白居易原題，在敦煌傳鈔本中被省略狀語
地名“新豐”二字；（二）伯三八六二高適《别李景參》，此詩見《文苑英華》
卷二一八、《高常侍集》卷五、《全唐詩》卷二一三，《文苑英華》、《全唐詩》題
《平臺夜遇李景參有别》；（三）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拼合卷李白《陰盤
驛送賀監歸越》，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卷一四、《文苑英華》卷二六九、
《萬首唐人絶句》七言卷二、《全唐詩》卷一七六題作《送賀賓客歸越》。以
上三例，前二例集本全而敦煌本略，第三例敦煌本全而集本略。地點狀語
省略的方式是保留句子的謂賓主幹而省略狀語等句子修飾附屬成分，這是
那些其鈔寫的目的是爲了欣賞詩歌而非爲了完整地保存詩歌文本的鈔寫
者，在不影響對詩題之意的理解下爲省事、快捷、方便而做出的一種改動。
敦煌寫本詩題異名第四種類型是底本闕題而他人重補的詩題。在寫
本時代，詩歌經過輾轉傳鈔，初鈔，二鈔，三鈔，等等，在其中的某一個環節
失去題目在所難免。在敦煌唐詩寫本中就存在着許多闕題詩歌或者以署
代題的詩歌。聊舉數例，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拼合卷“主家新邸第”詩，
無題。伯二六四〇“紫殿秋風冷”詩，無題。伯二四九二、俄藏 Дх．三八六五
“故朝何事謝承朝”詩，原卷署“李季蘭詩”，以署代題。後來的鈔者在編集
詩歌時如果所據原本闕題而新集又需要詩題，那麽鈔者便會爲這些詩歌重
補一個新題，從而出現了與其他傳鈔系統異名的現象。舉二例：（一）伯二
五五五劉希夷《白頭老翁》，斯二〇四九以首句“落楊城東桃李花”首二字爲
題，作《落楊篇》，“落楊”爲“洛陽”音訛，原詩首句實爲“洛陽城東桃李花”。
《白頭老翁》爲劉希夷詩原題，而斯二〇四九《落楊篇》這一詩題應爲該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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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過程中闕題某位傳鈔者根據首句重新所補之題。（二）高適《燕歌行》，
此詩《河岳英靈集》卷上、《又玄集》卷上、《才調集》卷三、《文苑英華》卷一
九六、《唐詩紀事》卷二三、《唐文粹》卷一二及《高常侍集》卷五、《全唐詩》
卷二一三均題爲《燕歌行》。詩前有小序，序云：“客有從元戎出塞還者，作
《燕歌行》示適，感征戍之事，作此《燕歌行》。”可證此詩詩題確爲《燕歌
行》。敦煌遺書中該詩有這七個寫卷：伯四九八四首殘，伯三一九五、伯二
七四八、伯三八六二（唯此卷有序，序文原卷雙行鈔於題下，其餘六卷均無
題下序）、斯七八八四個寫卷題爲《燕歌行》，而斯二〇四九、伯二五四四兩
卷無序題爲《漢家篇》，此題亦應爲傳鈔者根據該詩首句所補，該詩首句爲
“漢家煙塵在東北”。
以上爲唐詩在時人的傳鈔過程中被改題的幾種情況。較之作者自己
改題和别集、總集編輯者改題，寫本時代在傳鈔過程中被他人改題更加常
見、複雜、多樣，似乎無規律可循。但是，如果我們進行細緻的文本分析，也
同樣能够總結出若干規律性情形，即謂語動詞同義互换、人稱改寫、地點狀
語省略等。其特徵與别集、總集編輯者改題不同，其中最具有時人鈔寫特
徵的是詩題中人稱的排行與姓名互换，這是只有在時人的鈔寫中纔會發生
的一種類型。而在這幾種情形當中，最爲常見的則是省略，包括詩題中的
人稱省略、地點狀語省略等，就其性質而言，這是鈔寫者爲了鈔寫的方便、
快捷、省事而做出的改動，其方式則是在保留詩題謂賓主幹的情況下省略
詩題中的修飾附屬成分。
三、唐詩入樂、樂府詩與詩題異名
唐詩詩題異名的另一種重要類型是樂府詩。樂府詩是唐人詩歌創作
的一種重要類型，宋代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分爲十二類，即：郊廟歌辭、
鼓吹曲辭、横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
近代曲辭、雜歌謡辭、新樂府辭。而對於唐代的文人來説，其樂府詩的創作
可以分爲：擬漢魏古題樂府，如鼓吹曲辭、横吹曲辭、相和歌辭等；擬魏晉文
人雜曲歌辭；創作近代曲辭；創作不入樂的新樂府辭，此外還應包括以徒詩
入樂府等諸多情況。比如王維的樂府詩，既有《隴頭吟》、《出塞》、《從軍
行》、《隴西行》等擬古題樂府詩，又有《渭城曲》、《昔昔鹽》等近代曲辭，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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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燕支行》、《老將行》、《洛陽女兒行》等不入樂的新樂府辭。
《樂府詩集》録詩歌以曲調命名，唐代文人樂府詩與詩題異名有關者
有：以徒詩入古題樂府、以徒詩入近代曲辭、以古題樂府詩入近代曲辭。
第一種類型，以徒詩入古題樂府。唐代文人創作了大量的擬漢魏古題
樂府，題名沿用樂府古題，除此之外，還有少量徒詩或者一般歌詩、歌行被
選入古題樂府者，在被編入後冠以古題樂府之名。譬如李白的《將進酒》，
敦煌寫卷伯二五六七作《惜罇空》，《河岳英靈集》題《將進酒》，此詩兩見
《文苑英華》，卷三三六作《惜空罇酒》，卷一九五作《將進酒》。日本松浦友
久以此認爲此詩原非樂府詩。原題應爲《惜罇空》或者《惜空罇酒》，後被編
入樂府改題爲《將進酒》。將進酒，樂府舊題。《樂府詩集》卷一六《鼓吹曲
辭·漢鐃歌》載《將進酒》古辭，内容言飲酒放歌。
再如李白的《東武吟》，此詩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兩存，卷五“樂府
類”題《東武吟》，卷一三“别”詩類題《還山留别金門知己》，題下注“一作出
金門後書懷留别翰林諸公”，《樂府詩集》卷四一收入，題《東武吟》。該詩
篇末云：“閑來《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扁舟尋釣翁。”此詩爲
李白天寶初被賜金還山回寄翰林諸友所作，《東武吟》爲劉宋鮑照的名篇，
李白在篇末引此感懷自己的不得展其志，後之編樂府者因之而改題爲《東
武吟》。
此外，劉希夷的“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詩，敦煌寫卷伯三
六一九題《白頭翁》，伯二五五五題《白頭老翁》，《文苑英華》卷二〇七“樂
府”類與《樂府詩集》卷四一收入，題《白頭吟》。温庭筠《温庭筠詩集》（《四
部叢刊》景清述古堂鈔本）卷一《拂舞詞》，《樂府詩集》卷二六收入，題《公
無渡河》。
第二種類型，以徒詩入近代曲辭。《樂府詩集》中“近代曲辭”爲隋、唐
所造之曲，其中多取文人之詩入樂。譬如《伊州歌》第三首“聞道黄花戍，頻
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偏照漢家營”，截取改編自沈佺期《雜詩》四首之
四“聞道黄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長照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
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入破》第二首“錦城絲管日紛
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取自杜甫詩
《贈花卿》。
以王維詩爲例。《樂府詩集》“近代曲辭”收録改编截取自王維詩者頗
多，共九首，均以曲調爲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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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蜀刻本《王摩詰文集》卷六《終南山行》，《樂府詩集》卷七九題
《陸州·歌第一》；
宋蜀刻本卷一《扶南曲歌詞五首》之三，《樂府詩集》卷七九題《陸
州歌第三》；
宋蜀刻本卷四《從岐王過楊氏别業應教》，《樂府詩集》卷八〇題
《崑崙子》；
宋蜀刻本卷九《春日上方即事》，《樂府詩集》卷八〇題《一片子》；
宋蜀刻本卷四《奉和聖制上巳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樂府詩集》
卷八〇題《浣沙女》；
宋蜀刻本卷一〇《息夫人》，《樂府詩集》卷八〇題《簇拍相府蓮》。
宋蜀刻本卷九《送元二使安西》，《樂府詩集》卷八〇題《渭城曲》；
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卷一一《奉和聖制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
壁之作應制》，《樂府詩集》卷七九題《昔昔鹽》；
《王右丞集箋注》卷一五《失題》，《樂府詩集》卷七九題《伊州·歌
第一》。
當然，文人詩入樂，在《樂府詩集》中除了以曲調爲題之外，文字增删改
動者也頗多。
第三種類型，以古題樂府入近代曲辭。此一種情況指唐代文人所作擬
古題樂府詩被樂人以新的曲調唱之，因此被選入近代曲辭，冠以新的調名。
譬如王昌齡《出塞二首》其一：“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
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用的是漢樂府的舊題，此詩收入《樂府詩集》
“近代曲辭二”當中，題《蓋羅縫》，是時人以此曲調唱之，字句亦略有改動：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征人尚未還。但願龍庭神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
與此相類，尚有以徒詩編入“雜曲歌辭”者，如沈佺期的《古意呈補闕喬
知之》，《樂府詩集》卷七五“雜曲歌辭”收入，題《獨不見》。又有以一詩編
入不同的古題樂府曲調者，如崔顥“長安甲第高入雲”詩，《樂府詩集》卷二
三“横吹曲辭”收入，題《長安道》，卷六〇“琴曲”亦收入，題《霍將軍》。總
而言之，以上唐人樂府詩詩題異名的幾種情形，是由詩歌功能的變化即由
徒詩入樂或者由此一曲調改編入彼一曲調而來的詩題名稱的變化。
樂府詩詩題異名的另外一種情形則與傳鈔有關。就性質而言，樂府詩
傳鈔中的詩題異名屬於本文研究的第二部分“詩歌傳鈔中的詩題異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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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特徵而言，則無疑具有樂府詩自身的特徵。實際上，詩歌傳鈔中的詩題
異名，不同詩類的詩題均有其各自的特徵，即送别贈答詩有送别贈答詩傳
鈔中詩題異名的特徵，而樂府詩也有樂府詩傳鈔中詩題異名的特徵。
傳鈔中的樂府詩詩題異名，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文體詞省略。譬如伯
二五六七高適《薊門五首》，《高常侍集》卷四題同，《樂府詩集》卷六一、《全
唐詩》卷二一一作《薊門行五首》，敦煌鈔本省略文體詞“行”字。當然，有
時則可能是詩人在創作時就已經將文體詞省略，譬如伯二五六七李白《胡
無人》，《樂府詩集》卷四〇題《胡無人行》，樂府原題應爲“胡無人行”，李白
詩省略文體詞“行”字。另一種類型是同義文體詞互换。例如，伯二五六七
白居易《白紵辭》，《唐文粹》卷一三題作“白紵詞”，《文苑英華》卷一九三則
作“白紵歌”。
從傳鈔中的樂府詩詩題異名的兩種類型來看，實際上，不管是文體詞
省略還是文體詞同義互换，對於擬古題樂府的創作者來説或者傳鈔者來
説，保留文體詞、省略文體詞，或者同義文體詞互换，兩者其實是等同替代
使用的，即“薊門”即是樂府古題“薊門行”，“胡無人”即是樂府古題“胡無
人行”，因爲樂府古題是流傳久遠約定俗成人所共知的名稱，“薊門”只是
“薊門行”的略稱而已，在使用上並無差别，均非創作者和鈔寫者在有意
改題。
四、唐詩詩題異名性質闡論
以上從三個方面分析了唐詩詩題異名的類型，即“别集、總集編輯與詩
題異名”、“唐時詩歌傳鈔中的詩題異名”與“唐詩入樂、樂府詩與詩題異
名”。寫本學是當下學界研究的熱點，唐詩誕生於以寫本爲主要文獻載體
的唐五代時期，後世又備受推崇而流傳甚廣，是最能够代表文學寫本文本
性質的一種文體。就詩歌文本的變異而言，唐詩詩題無疑是文本變異的
“重災區”。唐詩詩題異名形成的因素，有文獻、時代、功能等，文本在不同
類型的文獻載體之間的轉移會帶來詩題的改寫，不同時代的人的鈔寫也往
往具有各自的特徵，而詩歌由文學文本轉變爲音樂文本通常被冠以不同的
題名。
不過唐詩詩題異名的情況雖然紛繁複雜，卻並非無規律可尋。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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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唐詩詩題異名，一種詩類的詩題其異名往往具有類屬共性。所謂
詩類，即應制詩、唱和詩、送别詩、樂府詩等。所謂類屬共性，即應制詩詩題
的異名有其類屬的共性，唱和詩詩題的異名有其類屬的共性，而送别詩詩
題的異名也有其類屬的共性，樂府詩詩題的異名也有其類屬的共性。應制
詩與唱和詩詩題的異名發生於從原始的唱和集到别集文獻體例的轉换，傳
鈔中的送别詩的詩題異名最爲常見的是謂語動詞同義互换、人名異稱與地
點狀語省略等幾種情況，而樂府詩詩題異名由徒詩入樂或者傳鈔中的文體
詞省略其類屬共性無疑更加顯著。
如果我們對唐詩詩題異名進一步進行性質分析，那麽各種紛繁複雜的
詩題異名可以分爲以下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功能性異名。應制詩和唱和詩由於文獻載體轉换而帶來
的詩題異名與樂府詩由詩歌入樂而帶來的詩題異名均屬於功能性異文。
這是由文本載體的轉换與文本功能的轉變而來的不同題名，别集、總集編
輯者與樂府詩集編輯者均非有意改題。
第二個層次，無意訛誤。時人與後人的鈔寫或者印刷均有可能發生無
意訛誤。無意訛誤包括衍字、脱字、音訛、形訛等。無意訛誤的特徵前已述
及，多訛單字，“無理而訛”，一是一非，正誤的判别較爲容易。
第三個層次，替代與縮略。唐詩異名時人傳鈔中的人名異稱以排行替
姓名或者以姓名替排行是等同替代，樂府詩鈔寫中的文體詞省略屬於簡稱
替代。縮略是略鈔詩題的地點狀語等附屬成分，保留謂賓句子主幹，是鈔
寫者爲鈔寫的方便快捷做出的改動。
第四個層次，有意改寫。以上幾種類型均非鈔寫者有意改寫。實際
上，唐詩制題一種詩類往往有其相對固定的體式，如送别詩詩題的體式，爲
“送某人”，“别某人”，或者“某地送某人”等，而應制詩、樂府詩等也都有各
自體式。對於這些詩題而言，鈔寫者進行結構性改寫，即改變詩題主謂賓
結構主幹的改寫的餘地並不大，題名的改動限於句子單個成分的替代或者
縮略，也正因如此，不同詩類詩題的異名纔呈現出各自的類屬共性。
唐詩詩題能够被有意改寫的多爲雜題抒懷詩。譬如伯三六一九劉希
夷《北邙篇》，《文苑英華》卷三〇八、《全唐詩》卷八二題作《落川懷古》；伯
二五六七丘爲《傷河龕老大》，伯二五四四題作《老人篇》；李白宋蜀刻本
《江上秋懷》，伯二五六七題作《江上之山藏秋作》。這類有意改寫的詩題，
兩個詩題之間往往有雅俗之别，即一雅一通俗，相對而言，哪個詩題爲原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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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難判斷。有意改寫與替代和縮略的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替代和縮略並
不改變句子的主體結構，即謂語動詞保留或者同義更换，縮略的部分爲句
子附屬成分，而有意改寫的詩題往往謂賓主體結構被改變。另一方面，總
體而言，這類有雅俗之别有意改寫的詩題在唐詩寫本中所占比例並不大。
在現今寫本文本性質的探討中，鈔寫者是經常被提及的文本變異因
素，即論者認爲不同的鈔寫者“可能”會對文本做出“各種改動”。但是實際
上，文本從誕生之日起，就以其自己的類型、體式、句法、詞性等規範和約束
着鈔寫者的鈔寫。文本有其自身的權力和聲音。即使以詩題異名中最複
雜的他人傳鈔而言，也同樣呈現出規律化特徵，即謂語動詞同義互换、人名
異稱、地點狀語省略等。之所以如此，是詩題的類型、體式、句法、詞性在作
用和規制着鈔寫者的異文，從而使鈔寫者的異文，即便是各式各樣的鈔寫
者，也同樣呈現出類屬的共性。從類型的角度而非鈔寫者的角度研究寫本
的異文，將更加貼近寫本文本變異的特徵。詩題之外，如何對唐詩詩歌本
身的異文進行類型化研究是有待展開的課題。寫本時代的文學文本，不應
忽視文本的變異和鈔者的主動性，但是，另一方面，同樣不能忽視的是文本
自身的權力和聲音。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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